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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體與鮮血真的是非常完美並且完全如同他字面上的涵義一般，它是如此的完

美、我幾乎不需要去寫後續的故事。接著這個靈感找上了我，然後我發現我想去

解釋在最後的場景中那些縈繞在 Tony 及 Gibbs 周遭空氣中過分簡單的親暱氛

圍、進而我虛構了這個被隱藏的故事去敘述它，就好像我在做一個很短的陳述〝接

下來會發生什麼〞。 

*********************************************************** 

  Tony 在回家的路上帶了些啤酒—啤酒好幾天前就喝完了，但由於案子的關

係還有他父親來到了這個城市所造成的混亂，所以他沒有時間去買。自從他八個

月前意外的停止了海上探員的工作後他就住在 Gibbs 的房子裡。因為他已經將自

己的公寓給分租出去了，所以 Gibbs 同意了暫時讓他睡在他的客房裡。這一開始

只是像有個暫時性的安排而已，但最後在這幾個月過去後卻變得有點像是固定下

來了。 

  Tony 在進門的當下就聞到了牛排的味道、而這讓他的心底感覺到一陣溫

暖。見鬼的這幾天來簡直就跟在地獄裡沒什麼兩樣、而碳烤肋排可是最能慰勞他

的美味食物—Gibbs 肯定非常知道這點。那就是為什麼現在火爐上正烤著肋排的

原因—就像 Gibbs 從來不會多說什麼一樣。 

  「啊，牛排，牛仔風味—我愛死這個了。」Tony 在走進房間時這麼說著，

然後 Gibbs 給了他一個斜眼，也許是因為他知道那根本是沒用的，即使幾年前

Tony 沒去 Arizona（美國亞利桑那州）旅行，牛仔小子 Tony 還是會這麼說。 

  Tony 喜歡把那次旅行比喻成〝屬於我們的斷臂時刻〞，而這總是會贏得 Gibbs

的白眼。但從他們停留在那個山洞吃飯睡覺的那一天開始、的確可以算做他們交

往的開始。Tony 注意到當 Gibbs 問他是否會離開 NCIS、是否會繼承他叔叔 Clive

的遺產時兩人之間空氣中的緊張味道。Tony 在那時顯得不知所措。他甚至沒有

想過那個。除了抓著大把大把鈔票然後到處去盡情狂歡作樂，而這甚至包括了買

一台他所能找到的最大的，紅得最耀眼的法拉利之外，他還沒認真的想過其他的

事情。 

  所以對於 Gibbs 的問題他還沒有答案。而自從離開 Arizona 的那天開始、他

的 Boss 就處於一種惡劣的心情中並且幾乎不說話只勉強哼個幾聲，以 Gibbs 式

的說話方式來看，Tony 翻譯出這是他的 Boss 非常生他的氣的意思。他只是不確

定到底是〝為什麼〞。 

  「聽著，如果我最後繼承那筆錢的話至少我就會搬出去並且走出你的視線。」



他在他們走向 Gibbs 的客廳時這麼說。他已經厭倦了那些硬碰硬的方式，還有說

些言不及義的話卻只得到個單音節的回答，並且在回家的旅程上只能盯著 Gibbs

看。 

  Gibbs 將粗呢包包用力地丟向牆邊導致它打了開，裡面掉出來一件已經髒了

的Ｔ恤及一本 Jack Reacher 最新的小說。Tony 轉身，瞪著。 

  「好吧，好吧，我懂你意思了！我知道我已經不受歡迎了。我猜你覺得每天

工作都看到我回家還要發現我搞得一團混亂實在是糟糕透了。」他嘆口氣。 

  Gibbs 站在那裡，手插腰放在屁股的位置上，Tony 從沒看過他這麼生氣。 

  「你想要我現在就離開？就是現在？好。這沒關係。我知道我可以變得很煩

人。」他知道 Gibbs 終於對他在他周遭的生活感到了忍無可忍。這是無可避免的。

每個人都是這樣。「嘿，有時候我甚至在想我媽死掉的目的其實只是為了躲開我

吧。」他這麼說著，試著用開玩笑的方式帶過但不知怎麼地…失敗了。 

  「別像個笨蛋。」Gibbs 告訴他。 

  「嗚喔。太晚了。」Tony 對他做了個鬼臉。「聽著，只是你應該早點告訴我

的。你看，事情是這樣的，我很享受跟你在一起，Boss。我知道我應該在這之前

就表現得正常點還有應該在外面找個地方住，但是這感覺實在太好了。我喜歡這

樣。」他咬著嘴唇。「而且看起來對於我在身邊你挺ＯＫ的？」 

  這的確感覺起來像這樣子。待在一起及分享這間房子對他們來說似乎變成了

稀鬆平常的事。他們並沒有真的談論過這方面的事情，但不知何時開始他們分配

了家庭雜務—像是 Tony 負責啤酒，Gibbs 負責牛排；Tony 負責丟垃圾，而 Gibbs

負責洗碗。他們只是就這樣開始了。那感覺很簡單。 

  有時候晚上當 Gibbs 在搞他的船時 Tony 就待在房間看他的那些 DVD，而有

時候晚上他們會一起待在客廳，坐在沙發上，彼此靠著，喝著啤酒。有時候 Gibbs

在讀書—他有一些真實事件改編的恐怖小說—而 Tony 就坐在他身邊，腳放在咖

啡桌上，聽著他的 iPod 然後玩著他的行動電話或是 Premiere 雜誌。 

  還有些時候，在周六晚上，Tony 會想辦法說服 Gibbs 和他一起去看電影。

之後他們會一起去喝杯咖啡，然後 Tony總是會分析電影中的每一個細節而 Gibbs

就只是坐在那裡，看著 Tony 臉上一圈的咖啡泡泡下巴還有當 Tony 停下喘息時偶

爾給個「嗯哼」當回應。這樣很好。Tony 在他的生命中從未感到如此快樂過。 

  雖然這樣好的感覺很顯然只有他才感受到，而 Gibbs 僅僅只是勉強容忍他在

身邊而已。 

  Gibbs 仍只是盯著他看。 

  「不過我猜我應該是想錯了。我猜你只是表現得客氣而已。」Tony 說。Gibbs

的視線轉而成了懷疑。「我馬上就走。」Tony 靜靜地說。他拿起了他的包並緩慢

地路過 Gibbs 走向大門。 

  「就這樣？」Gibbs 咆哮著當他發現一隻顫抖的手準備打開大門時。「當你

知道自己可以有一卡車的錢時，你就見鬼的迫不及待想搬離這裡？」 

  Tony 停頓下來，並困惑著。他轉身並發現 Gibbs 似乎就在了爆炸邊緣。他



試著想像出這裡到底見鬼的是怎麼回事。 

  「這不是你想要的嗎？」他問，看起來有點呆滯。「叫我離開？這就是全部

的原因？你希望我搬出去？」 

  「那是我說的意思？」Gibbs 要求地問。 

  他們都瞪著彼此。然後 Tony 給了一個大大的笑容。「噢，你對我生氣是因為

你〝不〞想要我搬出去！」他說，感覺到無法自制的放鬆。「該死的，Gibbs—你

為什麼不直接說？」 

  「為什麼我必須說出這該死的明顯事實？為什麼你見鬼的會認為我不想要你

在我身邊打轉？」 

  「也許是因為我老爸從沒陪我超過一周而在那之前他還把我丟給某間旅館大

廳的服務生或是門房—或是找到一個可以吸引我短暫注意力的暑期夏令營。」

Tony 反擊道。 

  「我不是你該死的爸爸，Tony！」 

  「我知道！」 

  他們都瞪著對方好一段時間。 

  「為什麼你不能就是把它說出來？」Tony 要求道。「為什麼你不能就是說，

『Tony，我喜歡你在我身邊，而且如果你要繼承那筆錢還有從這裡搬出去的話我

會很生氣』？」 

  「所以我就要像你一樣，你是這意思？不停的說話又說話卻避開什麼是真的

最重要的？」Gibbs 沉聲咕噥道。 

  「那到底見鬼的是指什麼意思？」 

  Gibbs 移了一步讓他們更靠近，近到他們的胸膛幾乎要碰觸到。Tony 可以感

覺到他的胸膛因為某種巨大的，無法解釋的〝東西〞而有節奏地起伏著並生氣著，

但他甚至不知道那是什麼，或是為什麼。 

  「老天！難道我還要拚給你聽嗎？」Gibbs 要求地問道。 

  Tony 可以感覺到他 Boss 的激動就像輻射一樣地感染了出來。每塊在 Gibb

身上的肌肉都被拉得緊繃，緊繃到幾乎就要超出它所能承受的極限。 

  「你說的〝拚給你聽〞是什麼意思？聽著，我已經和你一起工作八年了—我

也差不多已經要拿到〝Gibbs 式語言〞的學位了—但有的時候要區分出哼聲和『嗯

哼』，或是將它們翻譯出該死的適合答案也不是件簡單的事好嗎！」 

  Gibbs 看起來像是被激怒了。這狀況看起來像是他們兩個正在說著不一樣的

語言並且完全無法讓對方還有自己了解到底是在說些什麼。 

  「這跟這些話根本無關，DiNozzo！」Gibbs 的藍色眼睛閃著某種訊號。「老

天，想要我弄得簡單點給你看？」 

  「行個好，Gibbs，沒錯！」 

  「好。那翻譯〝這個〞！」 

  Tony 發現他被推擠靠向了牆，而下一件他知道的事情就是 Gibbs 深深地吻

了他的嘴，而令人驚訝的是，真的令人驚訝的是，他對此卻一點也不驚訝。他只



是將 Gibbs 拉得更靠近並回吻著就像他是這全世界該死的唯一氧氣來源一樣。 

  舌頭牴觸著，嘴唇燙著，而所有 Tony 能想到的念頭就是，「這就對了！終於！

感謝上帝！」 

  他們吻了像有一世紀那麼久，而這個，這看起來像是，一種他倆都懂的語言。

這是自然的，充滿情慾的，而且是〝必須的〞。然後它結束了，接著 Gibbs 站了

回去並再次看著他。 

  「現在你了解為什麼我不想要你離開了？」 

  Tony 給了一個超級大的，讓人生氣的笑容。「Well、你為什麼在一開始不就

這樣直接說呢？」 

  Gibbs 在他後腦巴了一掌—然後他抓住了 Tony 的手並將他從樓梯上拖到了

床上。 

  接下來的幾天 Tony 樂得就像是漂浮在雲端上甚至沒有什麼東西能夠讓他下

來了。當他知道他無法繼承他叔叔 Clive 的遺產時，他只是聳聳肩然後笑著並說，

「只不過是錢！」因為他再也沒有該死的去研究那筆遺產了。他有了〝Gibbs〞

而那見鬼的比任何東西都值得。 

  現在，時間差不多已經過了一年了他們仍是在一起，而 Tony 仍處於他一生

中最快樂的時刻。或至少是持續了到他的爸爸出現並顛覆了他的世界為止。 

  Tony 將啤酒隨手丟在了咖啡桌上並注意到了沙發上的靠枕。他直接就知道

這是什麼意思了，並且因為 Gibbs 不再對他生氣而感到寬慰。他退縮了下因為想

起白天在旅館套房裡時自己表現得就像個菜鳥一樣地把事情都搞砸了。去他的，

有時候他真想知道為什麼 Gibbs 還能忍受他。這是第二次他因為爸爸而讓自己舊

時的不穩定狀況出現。只是待在那個老人的面前就又讓他感受到以前那種無所適

從的感覺，總是覺得自己不夠好，總是令人失望…而這種被他所想要親近的人所

遺棄的不安感，很快地就席捲了他。 

  Gibbs 對於那個靠枕沒有說什麼，他之前也沒有說過什麼。對於〝Gibbs 式

語言〞Tony 在過去幾年已經學得很流利了。他知道如果你真的想知道 Gibbs 真

的在想什麼那你就必須去聆聽他眼神所傳達的還有他的行為方式。你可以從他肌

肉緊繃的程度讀到真相，從他的停頓中聽出其中的細微差別，然後有時候可以抓

到極微小的，不顯露於外的小笑容在他的嘴角。 

  而 Gibbs 也一樣—他看起來像是一樣熟於〝Tony 式語言〞。他可以讀 Tony

就像是讀他喜歡的那些蹩腳的恐怖小說一樣地簡單。他可以聽見所有 Tony 沒有

說的，看見所有他想要表達卻沒有表達出來的，並在 Tony 沒有即使帶上他的小

丑面具也能笑出來。他相當明確的知道為什麼在旅館套房裡時 Tony 會搞得這麼

糟。 

  Tony 拿起靠枕並將之丟到了最近的椅子上去。他知道這靠枕是為晚點準備

的，當他們吃完時。他坐下並嘆了口氣、然後拿出自己的刀。在他旁邊，Gibbs

也做了一樣的動作。Tony 告訴了 Gibbs 他爸爸發生了哪些事，而 Gibbs，一如往

常地，從他的謊言中看到真相並要求知道。Tony 悲慘地搖了搖他的頭。 



  「你怎麼做到的？」他問。無論事情是像今天這麼大或是再小的，像是他說

謊沒去倒垃圾，Gibbs 總是會知道。 

  當然 Gibbs 會知道是他幫他爸脫離了那個困境，當然 Gibbs 會知道他是把他

要去郵輪上玩的錢拿來用了。他曾經問過 Gibbs 是否介意他和一些老朋友坐郵輪

出去玩，而 Gibbs 只是聳聳肩然後咕噥著說，「介意？見鬼的當然不！好好享受

你的休息時光，DiNozzo。」但是那個古怪的笑容，還有他在 Tony 顴骨上的親

吻，實際上告訴 Tony 的是，「我會想你的，但無論如何你應該去並且和你的老朋

友們一起度過快樂的時光。」。 

  他們在和善的沉默中吃完了食物，然後 Tony 看向靠枕。是時候了。Gibbs

是對的—他總是說得很多好逃避他真正所想的。談論到太深的區塊對他而言並不

容易，但若他真的說出口了他總是會覺得好多了。而且不看著 Gibbs 的臉說話的

話會讓事情更容易一點—而從某種角度來說，利用靠枕溝通的方法可是 Gibbs 所

想出來的。他似乎總是知道什麼時候 Tony 會需要它還有使用它的理由。 

  Tony 站起身嘆了口氣並伸了個懶腰。他走過去椅子那邊並拿起了靠枕。然

後他走回來沙發這邊並將之放在了 Gibbs 的膝上。Gibbs 並沒有說什麼。火焰的

火光讓黑暗的客廳亮了起來。讓客廳內感覺溫暖。讓它感覺舒適。Tony 躺在了

沙發上並將頭放在了 Gibbs 膝上的靠枕上，眼神遠離 Gibbs，轉而看著火焰。 

  「即使以我的標準來看，我在旅館裡表現的白痴行為的水準仍是嚇人的低。」

他說。 

  「沒錯。那的確是。」 

  「呃…你知道我和那些女孩之間沒有發生過什麼吧，對吧？」 

  Gibbs 哼道。「噢當然。我知道。」 

  「我從來都不是故意的。」 

  「嗯哼。」 

  「我不會有目的的搞砸事情或是讓自己像個白癡。」 

  「我知道。」 

  「而且我確實知道你何時會進到飯店房間裡來解救我。」Tony 補充，並第

一次地抬眼向上看著 Gibbs。 

  Gibbs 的嘴角上揚著。「沒錯。我也知道這點。」他回道。 

  「我知道你知道這點。」Tony 笑了笑然後又看了回去。他感覺到 Gibbs 撫

著他的頭髮，緩慢地，溫柔地，而且帶著節奏地。 

  Tony 瞪著火焰，然後他們沉默了很長一段時間。即將要深入那個區塊了，

而 Tony 知道那會很痛。然後，終於，那些字開始不斷地跑了出來。 

  「當他說再見時，他告訴我說他愛我。」 

  「嗯哼。」Gibbs 撫摸了一下。 

  「這是第一次他這麼說。我想要聽到他說這些字好久了、可當它最後發生時，

我什麼也感覺不到。」Tony 靜靜地說。「如果他在以前就說這些的話它或許有些

意義存在，當我還是孩子的時候。或許、如果他在當時對我說他也愛我，在那個



我需要聽見的時候，那會讓一切都不一樣。但現在…我發現這再也不重要了。」 

  「是啊。」Gibbs 的手指在他的頭髮上移動的感覺是如此的好。 

  Tony 仍記得當他結束海上探員工作，回到家後卻發現沒有任何地方可以待

時心裡的感受；他在所有人都準備下班離開的時間看著小組辦公室，才突然驚覺

到，然後就看到 Gibbs 對著他翻了個白眼。「跟我來，DiNozzo。」他說，而那正

是他所需要的。 

  「也許是因為我最後終於知道那些說出口的話並不真的該死的代表什麼。」

Tony 說，並仍是看著火焰。「他把我丟到每一個學校還有夏令營去而有一半的時

間我不知道他在哪裡。我必須在學校特異獨行或是搞出些大麻煩、這樣校長就會

連絡他到學校來，而那是我唯一可以見到他的方法。如果我不這麼做，我從今年

到明年大概都不會看到他。」 

  「嗯嗯。」 

  「他對於和我在一起並不感到興趣。」Tony 輕輕地說。這很痛，但至少這

是事實。「後來我發現，其實重要的並不是那些字。但其實你一直都很清楚。」 

  Tony 將自己在靠枕上的頭轉了過來並向上看著。Gibbs 低下頭並在他的嘴唇

上親了個吻。 

  「嗯哼。」他說。 

  

The End  

 


